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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深沉

♣ 司伟宽

母亲的眼泪
母亲是位典型的中原农村妇女，今

年81岁了，身子骨还硬朗得很。2024年
开春父亲走后，她执意守着老宅，院里的
小菜畦种得齐齐整整，还在邻家荒院里
垦出块巴掌田，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日子，自给自足里透着股庄稼人
特有的怡然。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在我眼里，
母 亲 的 骨 头 是 钢 打 的 ，心 却 是 水 做
的 。 她 这 辈 子 苦 ，14 岁 那 年 姥 爷 走
了，半大的姑娘就扛起了家，筐篓往肩
上一压，就再也没放下过。嫁到我们
司家后，由于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整日背着药箱走村串户，家里地里的
活儿全落在母亲一个人肩上。

那时候爷爷奶奶都健在，爷爷先
是 在 冢 头 镇 开 缝 纫 铺 ，后 来 搬 回 村
里，家里大小开销由奶奶攥着。母亲
夹在中间最是艰难，买包盐都要跟奶
奶伸手，偶尔还得看脸色，那些年的
难处，像灶膛里没烧透的柴，闷在心
里发着潮。

生活的苦、农活的累，再加上说不清
道不明的委屈，母亲不知在灶房角落、猪
圈墙根偷偷抹过多少回泪。那些眼泪掉
在黄土里，瞬间就洇没了，像从没流过一
样。打我记事起，母亲的眼泪就没断过，
但刻在我心上的，是这么几回。

最深的烙印在我 5 岁那年。那时
我是出了名的调皮鬼，张嘴就骂人，稍
不顺心就撒泼打滚。那天日头正毒，蝉
在老槐树上扯着嗓子叫，我在邻居狗娃
爷家的麦秸垛旁疯玩，不知因为啥又骂
开了。

母亲在院里听见，手里的擀面杖往
案板上一扔就冲了过来。我瞅着她瞪
圆的眼睛，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着浑
话。母亲追了几十米没追上我，气得猛
地蹲在地上，起初是压抑的呜咽，后来
竟捂着脸哭倒在地，身子一抽一抽的，
忽然就不动了。

我吓得魂都飞了，扑过去摇着母亲
的胳膊哭：“妈，我再也不骂人了，你醒醒
啊！”直到父亲背着药箱喘着气跑来，掐
人中、扎银针，母亲喉咙里才挤出一声微

弱的呻吟，缓缓睁开眼，眼眶里还噙着泪
珠，望着我叹出一口长气。

1984年腊月，寒风卷着雪粒打在窗
棂上。大哥刚过 15岁生日，初中毕业就
跟大伯去了新疆当兵。他头回写信来那
天，母亲正在西屋纳鞋底，接过信时手指
都在抖。信纸在她手里展开，借着窗台
上的光，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瞅，眼角的皱
纹里慢慢沁出泪来，顺着脸颊滑进衣
领。她边擦泪边念叨：“才多大点孩子，
也不知道在那边冷不冷，能吃饱不？”那
泪水里，全是做娘的牵挂。

十年后的 8月，蝉鸣渐渐疏了，院里
的枣子刚泛红。这年高考，我的分数超
出所有的预料，成了班里的“黑马”和唯
一的军校生。那天上午，当我拿着军校
录取通知书冲进家门时，母亲正在灶台
前蒸馍，两手的面粉还没擦净。她接过
通知书，摩挲着鲜红的印章，忽然就用围
裙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这次的泪
落在面粉里，洇出一小片湿痕，她却笑着
说：“俺孩儿有出息了，以后不用再跟土
坷垃较劲了。”那是熬出头的欢喜，苦日
子总算见了亮。

2024 年 1月 14 日，数九寒天，屋檐
下的冰凌结得老长。瘫痪在床 3年多的
父亲，在那天上午还是走了。母亲坐在
床头，握着父亲渐渐凉透的手，指腹一遍
遍摩挲他手背上的老年斑。她没哭出
声，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父亲的
蓝布衫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渍。50多
年的日子，从青涩到白头，从吵吵闹闹到
相濡以沫，都浸在这无声的泪里了。

如今母亲依旧守着老宅，日出时早
早起来下地散步，闲暇时就和邻居几个
婶子、奶奶坐在北头大门前喷空，打理菜
地几乎是母亲每天的必修课。日子恬淡
闲适，光阴被幸福拉长！

母亲眼角的皱纹深了，可眼里的光
还亮着。那些年流过的泪，早已融进了
她脚下的黄土地，长出了院里的青菜、屋
后的庄稼，也长出了我们姊妹几个挺直
的腰杆。原来母亲的眼泪从不是软弱，
那是把苦日子泡软了，把硬时光焐热了，
最后酿成了我们生命里最绵长的暖。

近日，作家邢小利的最新传记作品《陈忠实画传》
隆重推出。本书以陈忠实人生中的 26个重要节点为
脉络，辅以 200 余幅陈忠实的个人影像、手迹等珍贵
资料，通过“画传”这一独特形式，立体还原了茅盾文
学奖得主、《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波澜壮阔的一
生。这不仅是一次文献的梳理与视觉的呈现，更是一
场深入灵魂的对话，一次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追溯
与确认。

陈忠实的一生，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陈忠
实画传》巧妙地截取了其中 26个关键瞬间，串联起他
不平凡的人生。本书摒弃传统传记的线性叙事，以

“剥洋葱”式结构层层递进。从 1942年出生时的关中
农家土炕，到 1982 年陈忠实第一次产生精神“剥离”
意识，开始在文化心理和艺术境界上的深刻蜕变；从
1993年《白鹿原》出版时的忐忑不安，到 1997年《白鹿
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再到 2005年成立白鹿书院承继
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每个节点都像一部微型纪录
片，既呈现历史现场，又剖析人物心境。

作家邢小利作为陈忠实生前好友、陕西文学研究
领域资深学者，在陈忠实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
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视角在《陈忠实画传》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邢小利采用了“双线
索叙事”，一条线索追踪陈忠实的人生轨迹，从西安东
郊的乡村少年到陕西省作协主席，清晰展现了他在不
同人生阶段的成长与变化；另一条线索则解析《白鹿
原》的创作历程，揭示书中人物与现实原型的隐秘关
联。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让读者能够将陈忠实的个
人经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起来，更深入地理解他的
作品。为撰写此书，邢小利不仅系统梳理了陈忠实的
全部作品、书信、日记、演讲稿，更进行了长达数年的
追踪式访谈，走访了陈忠实的亲人、挚友、同事、编辑，
甚至多次重访其笔下《白鹿原》的故事发生地——白
鹿原本身。这种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式的严谨态度，
使得《陈忠实画传》的写作超越了简单的资料汇编，构
建起一个“真实人生”与“虚构世界”相互映照的双重
世界。

陈忠实的一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写好一本
书”的典范。他将自己“剥离”出喧嚣的城市，回归白
鹿原下的祖屋，忍受清贫与寂寞，用几年时间打磨一
部足以“垫棺作枕”的巨著。这种对文学的敬畏、对艺
术的虔诚、对完美的苛求，在追求速成与流量的当下，
显得尤为珍贵和震撼。

荐书架

♣ 张梦瑶

《陈忠实画传》：再现文学大家的生命轨迹与精神图景

民间纪事

♣ 杨德振

写作的意义
某日，与几个作家朋友在餐馆小聚。酒过

三巡，大家的话语明显多了起来。其中一位作
家提议，我们要把这次小聚变成一个小型的写
作交流会，每个人就“写作的意义”发表一下自
己的看法。我一听，觉得“写作的意义”这个议
题太过宏阔，谈起来边际很宽泛，就建议缩小

“口子”，改为“谈一谈每个人的写作动机”，众人
皆以为然。

A 作家说，求学阶段，我没有认真读过几本
课外读物，更谈不上写好作文。参军入伍后，一
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军营文艺作品，觉得中国
文字和军营文学最可亲近，能够纾解紧张训练
的劳累与辛苦，还能调节枯燥单调的业余生
活；在读了许多书后，就有了跃跃欲试的写作
念头；后来又考上了军事院校，整天泡在图书
馆里，恶补了原先欠下的阅读空白，继而产生了
写作冲动，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论文，后来写作的
样式还不自觉地向文学方面扩展，最后，苍天不
负有心人，走进了文学的殿堂；现在转业到地
方，主业虽不是创作，但还在业余时间写点文
章，动机主要是兴致所至有感而发，给人生留点
精神的印记。

B作家说，我的写作动机缘于跟女儿的“打
赌”比赛。为了激励上小学的女儿积极上进，我
跟她说，老爸与你共同成长，见证“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的美好。我的目标是利用自己的勤奋写

作，在你小学阶段，进入市作家协会；在你初中阶
段，进入省作家协会；在你读大学、研究生阶段，
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妻子的见证下，我和女儿
达成了“协议”。事实上，从此后，女儿的确很上
进，各科成绩在班级中都很拔尖，我们“比学赶
帮”效果非常好；现在女儿读市里前几名的初中
名校，我也加入了省作协，彼此鼓励彼此关照彼
此成长，离我们最后的“约定”还有好几年时间，
我还要继续努力创作，这就是我的写作动机，也
可以说是“动力”。

C作家说，我的写作动机主要冲着“圆一个
少年的梦”而去。小时候，我非常崇拜鲁迅、孙
犁、丁玲、杨朔这些作家，心想，自己长大了，如果
能成为一名作家，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写遍这
些名山大川的文章，那就是我的理想；读大学时，
我就开始写游记，一次偶然的机会，一篇游记被
发表在报纸上，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
接下来，我不停地写、不停地阅读别人的文章，写

作的灵感和路径也越来越宽泛；现在我在政府单
位里上班，平常虽然忙于政务，但只要一有休息
时间，我便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里，写了许多
山水散文；前几年光荣加入了省作协，实现了当
初很单纯的想法和动机；现在写作，既不是为了
谋膏粱，也不是为了加官晋爵，纯粹是因为热爱
和执着。

轮到我发言了，我喝了口茶，心平气和地
说，我写作的动机，既有“圆少年当作家”的梦
想，还有用写作抵御世事、转移和消减世俗烦恼
的目的。五六年前，我在工作上本来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但被个别人排斥、打压，当时，我面对

“黑暗”，如果去哀怨、泄愤，或消沉、颓废、破罐
子破摔，那“此路”不通，“文路”也将会被堵死。
好在我很清醒，“官路”受阻，那就走“文路”吧！
用写作和文字“疗伤”，让耗心耗力的作品去抚
慰心灵；正如一句话所云：“面对黑暗，最好的办
法就是转身，朝向阳光。”结果，曲径通幽，柳暗

花明，我很快走出了阴晦与污浊地带，走出了迷
惘与困顿，还写出了敞亮的文章。所以，我的写
作动机更多的是转移注意力，怼怼不平的事和
人，让那些小肚鸡肠的人相形见绌，映照出他们
自己的粗俗、丑陋；同时，我还证明了自己的价
值和独立人格，绝不卑躬屈膝，“为五斗米折
腰”。现在，虽然我过了这个“困顿期”，但我的
写作动机依然是一种朴素的热爱；当潦草、杂乱
的手写体变成方方正正的铅字时，我的快乐就
会油然而生；如果能在报刊上发表，我更会喜出
望外。我想，唯有热爱与执着，可抵岁月漫长和
生活的多舛。

几位作家相继谈完了这个话题后，旁边坐着
的一位知名杂志发行老总，最后补充发言说，作
家，是一个神圣而了不起的称谓，是社会的良心，
是真善美的化身；因为你们，世界才变得光彩夺
目，春风温煦，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才得以记载和
赓续。你们的写作动机尽管迥异，但一个永远不
变的事实是，世界在您们的笔下变得越来越美
好，爱和善良一路相随，良知、正义与责任、担当
共情，并成为永恒的旋律，温暖人心，激荡人性，
激扬人生，它犹如黄钟大吕，响彻在古今和未来
的夜空。

作家像骆驼一样“倒嚼”，甘苦自知；“精神
大餐”与饕餮大餐和着美酒，蘸着岁月发酵的酱
料……这一顿饭吃得津津有味，最让人难忘。

在秋收这场露天大戏中，玉米绝对是
主角，占据着重要戏份，关联着农家冷暖。
当金风褪去青纱帐最后一抹绿色，玉米闪
亮登场了。

春争日夏争时，五黄六月争回耧。夏
收节奏快，老虎嘴里夺小麦，秋庄稼高秆
多，抗风雨，采收不用慌，拉扯时间长。昔
日乡间，掰玉米收高粱，全靠两手忙，累得
瘫地上，现如今都是机器收，秸秆还田，省
心省力。秋作物中，割黄豆杀芝麻，都使
镰，高粱穗离地远，必须钎刀钎，掰玉米没
工具，只能下蛮力，左手紧握玉米穗根部，
右手攥住中间，向下猛发力，手腕急扭转，
咔嚓一声脆响，玉米穗脱离母体告别秸秆。

旧时吾乡掰下来的玉米，都是囫囵个
儿，顶着毛缨，带着包衣，称为带包儿玉米。
外乡也有直接剥成净棒儿再掰的，不带一片
包衣，又叫光穗儿、光肚儿玉米，掰完拉到场
上晒，晒干忙里偷闲抠，抠成籽粒摊开晾，待
到焦干装进缸。不像吾乡，早些年主流是编
成玉米辫儿，一直挂到大冬天，即便剥净棒
儿，也等拉回家。砍玉米秆是男劳力的专
利，趁水分还没被日头吸干，手执镢铲，抡开
膀子，朝着根部砍去，像一位英勇杀敌的猛
士，手起铲落，连秆带根应声倒地。

白天掰，晚上剥。一堆堆玉米，散乱遍
布院内，小山似的，中间只留下窄狭的过
道。月色溶溶，一家老小席地而坐，嘴里扯
着闲话，手却一刻不停，拿玉米、拽红缨、撕
口子、剥老皮、留嫩衣，一连串的动作，令人
眼花却不慌乱。夜色沉沉，人生倦意，虫鸣
声逐渐稀疏，只留下满地月光透着金黄。
每一个剥好的玉米棒，头上都顶着三两片
包衣，两两对系后，再像辫头发辫一样，辫
成一条长龙。旧时吾乡堂屋房檐下，都楔
有一溜木橛儿，一年四季风物各异，麦收前
挂蒜辫，三伏天挂辣椒。玉米堆天涌地，房
檐下挂不完，还要吊树上、悬墙上、钩梁
上。玉米辫死沉，往低处挂还好些，最多就
是咬咬牙踮踮脚尖。离地越高越难挂，一
人站板凳上，一人在下面递，都不轻闲，累
得够呛。少年时代，我经常帮大人挂玉米
辫，那时候父亲也就四十来岁，身体壮实，
抓着铁丝，连举带挂，一气下来。偶尔遇到
长些的玉米辫，父亲就叫我：“添只蛤蟆四
两力，你也过来搭把手。”父亲并不是真心
让我帮他，看我坐地上，栽嘴打瞌睡，想给
我提提神儿，多给他做会伴儿。秋收过后，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入眼都是蜿蜒如龙的
玉米辫，檐下挂的、墙上垂的、树杈系的、梁
头吊的，宛如一盏盏火红的灯笼，照得村庄
明堂堂，黄得耀眼，亮得瓷实。

该挂的玉米棒，渐次走上了高处，剩下
的剥成光棒，晒干脱粒。有风有日头，三五
天工夫，玉米晒得离了骨，抠下一粒放嘴里
咬，嘎蹦脆。新玉米下来，吾乡有尝新的习
俗，磨面嗑仁儿拉糁儿。在我幼时，没有玉
米脱粒机，都是用手抠。秋夜寂寂凉风爽
爽，各家各户都在抠玉米，或几人围坐簸箩
四旁，或一人面前摆个盆筐，这是昔时乡间
一幕再寻常不过的劳作场景，也是一帧浸
染着浓郁乡情的民俗画卷。冬日农闲，冬
夜漫长，一家人围个圈，烤着火，说着话儿
抠着玉米，暖意融融。抠着抠着肚子饿了，
烧两块红薯，炒一捧玉米。红薯甜，玉米
香，是属于那个年代乡村冬夜的独有味道，
滋养了我的舌尖和童年记忆。

老辈人说，好玉米籽密，差玉米行稀。
玉米收成好个头大，看着稀罕人，金黄饱
满，油光发亮。籽粒密的玉米棒就像满口
好牙，挨得近挤得紧，不好抠，须借助玉米
锥子，冲几道沟，剔掉几行，增大空隙。早
先的玉米锥子都是找铁匠打的，回来自己
安个木柄。后来有了起子，也就是螺丝刀，
冲玉米更趁手，便替代了锥子。年幼时，祖
母不让我摸锥子，怕伤着手，总是自己冲几
穗，扔过来让我抠。小孩子的手皮肤嫩没
茧子，又不戴手套，抠时间长会磨出泡，明
晃晃水亮亮，灯泡似的。大人们手掌宽劲
大，嫌抠着慢，干脆一手拿穗玉米，十字交
叉对着搓，籽粒纷纷往下落。还有人左手
握个玉米棒，右手拿个玉米芯当拨棒，相互
对搓，几圈下来籽粒掉光。

锥子和起子冲玉米，有利也有弊，握久
了，掌心磨得鲜红，一碰东西，火辣辣地
疼。吾乡一些人，将晒干的玉米棒装入鱼
皮袋，扎紧口，抡棍子猛击打，直到籽落芯
碎，捡出带籽的残芯抠干净。吾乡木匠，在
外乡做活，见人家用玉米推子，比葫芦画
瓢，回来也做一个，做得好几年都不会坏，
手艺差使不了一季儿。庄稼人没有木匠灵
巧，做不出来精细的玉米推子，就做个粗糙
的凑合着用。找一截一尺多长碗口粗细的
圆木，一劈两半，在木头平面上凿出一道凹
槽，和玉米棒宽，从底部楔入一根长铁钉，
钉尖露出寸长即可。使用时将玉米棒送入
凹槽，顺势往前猛推，趁着惯性钉尖将一行
玉米粒剔掉。

抠玉米，抠的是籽粒，磨的是性子。遇
到稀稀拉拉窟窟窿窿的“老婆儿牙”，或者
经雨受潮芯沤棒烂的“芝麻酥”，手不能慌
心不能急，要么一籽一粒慢慢抠，要么挑拣
出来另处理。“老婆儿牙”是吾乡俗称，就是
受粉不匀或受粉不足的玉米棒，先天不足，
发育不良，身体羸弱，歪脸撇嘴，籽粒少，豁
豁牙牙，最不好抠。“芝麻酥”是另外一种劣
质玉米棒的别称，生长过程中，玉米芯淋了
雨经了水生了虫，泡烂了沤糟了蛀空了，没
有了筋骨，只剩下腐殖，抠得猛用劲大，连
籽带芯一齐下，碎屑掺杂到干净玉米籽里，
不好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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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理
人与自然

♣ 乔 沐

杭州有西湖，天下闻名。郑州也有湖，名曰
西流湖。不同于西湖的千年风雅，西流湖是 20
世纪 70年代郑州人民用双手挖出来的，处处流
淌着中原儿女的汗水与豪情。如今，隐于郑州市
西三环旁的这片水域，经过不断的生态修复，历
经风雨洗礼早已涅槃重生，不仅是一座生机盎然
的生态绿洲，更是浸润着城市记忆与现代活力的
文化地标。

从碧波荡漾的湖景到四季流转的花海，从
“小桥流水”的婉约到“西流叠瀑”的豪迈，从“千
金梅岭”的传奇到“贾鲁芳华”的现代，西流湖正
以新老交融的姿态，向每一位走近她的人，娓娓
诉说着“老湖新景”的诗意与美好。年逾古稀的

“老郑州”宋大爷是当年参与挖湖的建设者之一，
回溯往昔，望着眼前波光粼粼的广阔水域和郁郁
葱葱的景观带，他感慨道：“当年这儿就是个取土
的大坑，风一刮黄土漫天。谁能想到，咱亲手挖
出的水利工程，几十年后能变得这么美！看看现
在这湖光水色绿树成荫，真是翻天覆地啊！”岁月
流转，正是当年无数像宋大爷这样的建设者和后
来一代代生态修复者的智慧与接力，将昔日的工
程遗迹，精心打磨成了今日的生态公园。远远望
去，整片湖区恰似一方被打翻的翡翠宝盒，散落
在天地之间。蜿蜒 10余公里的湖岸线，还布局
着“三园五岛十二景”，无声地记录着从荒芜到繁
盛的蜕变。

水是西流湖的底色，也滋养着湖畔的生活。
晨光初露，湖中栈道浮在奶白色的晨雾里，宋大
爷是这里的常客，他习惯在栈道上慢跑：“听着水
流潺潺，看着鸳鸯群掠过水面，一天的精气神儿
就提起来了。”正午前后，一拨拨白鹭如约而至，
时而在半空中优雅盘旋，时而俯冲而下轻吻湖
面。摄影爱好者架着长焦镜头：“生态好了，鸟儿
就是最好的见证者，这几年鸟的种类和数量明显
多了！”夕阳西下，千金梅岭的照水梅把影子投在
湖面，红颜绿水间游船缓缓划过。船工熟练地摇
着橹道：“现在水清了，景美了，划船载着大家看
看风景，心里特别敞亮。”随手定格，便是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墨画卷。

沿湖而建的木栈道蜿蜒曲折，一侧是碧水蓝
天与晴云阁相互映衬的绝美倒影，另一侧是触手
可及的粉荷碧叶和翩跹飞舞的蜻蜓。带着小孙
子来散步的老奶奶，指着岸边水草丛中悠闲踱步
的小野鸭：“快看，小鸭子！这湖水啊，真是养人
又养这些小生灵。”改造一新的“掬水美榭”亲水
平台，成了孩子们的最爱。看着三五成群的小鱼
儿搅动一池碧水，孩子们兴奋地跳着叫着，大人
们则在一旁微笑，近距离感受着湖水的温柔。凭
栏远眺，水天一色，恍惚间仿佛误入了《千里江山
图》，而身边孩童的欢声笑语又将人们拉回这生
动的现实。

北区的西流叠瀑，为西流湖注入了无限活

力，堪称闹市中的玩水胜地。三层瀑布如丝如
缕，交织而下，宽度横跨百余米，气势恢宏。一家
人正小心翼翼地走在玻璃栈道上：“这设计真巧
妙，既能近距离感受瀑布的磅礴，又能体验凌空
而行的刺激，孩子特别喜欢！”水花打在岩石上，
溅起点点水珠，在绿树掩映下，清凉满满，暑气顿
消。小家伙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凉鞋，在飞溅的水
花旁兴奋地跑跳尖叫，小水珠拂过脸颊衣角，让
这份亲子时光充满凉爽和惬意。

花是西流湖的神韵，也是人们感知季节的
信使。经历了严冬的洗礼，南区千金梅岭的梅
花以傲骨之姿率先叩响春天的大门。近 2000
株梅花竞相绽放，暗香幽幽，沁人心脾。“梅花
开了，春天就到了！”常来梅岭晨练的居民们互
相传递着喜悦。游人在梅岭间穿行，或驻足细
嗅，或与花枝合影。梅岭之巅的千金庙，供奉
着戎装女将的塑像，文化志愿者常在此为游客
讲述五代时期董千金忠烈投河的传说：“这片
梅林的坚韧，与郑州人的精神、这方土地的历
史是血脉相连的。”孩童在梅亭旁玩耍，老者在
宜梅轩中品茶，赏梅成了一场身心与自然、与
历史的对话。

西流湖的美，正在于四季更迭中的永恒生
机。春赏梅之清雅，夏观荷之高洁，秋品菊之隐
逸，冬望雪之纯净。作为郑州的市花，月季当仁
不让，常年盛放在西流湖的舞台上，尤其是北区

的“贾鲁芳华”园最为耀眼。初夏的风，把整个郑
州的温柔都揉碎在这片月季花海。以下沉式喷
泉广场为中心的园区，辐射出卡罗拉、彩云、金凤
凰数十个品种的月季。树状月季高如华盖，藤本
月季攀架成廊，大花月季富如牡丹，丰花月季簇
如锦缎。园林工人正在精心修剪花枝：“看着自
己打理的花开得这么好，游客们喜欢，心里真是
美滋滋的。”白色、黄色、红色、复色的花朵层层叠
叠，与“芳华廊”相映成趣，形成“花廊映雪”的奇
妙景观。到了晚上，多彩霓虹灯串缠绕月季，宛
如发光画廊。一对拍婚纱照的新人选择在此取
景，漂亮的新娘难掩内心的兴奋：“这里太梦幻
了，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比想象中还要美！”更
令人叫绝的是雾森系统弥漫的水雾，晚风轻拂，
冰凉的水气裹着花香直往脸上扑。从空中俯瞰，
整个园区酷似一朵芳华绝代的硕大月季花，婀娜
多姿的“月季仙子”们正张开温柔的双臂，挥舞着
七彩霓裳，面向苍穹大声向世人发出诚挚的邀
请：“西流湖欢迎您”“我们在郑州很想您”。侧耳
倾听，余音袅袅。

“咱郑州有西流湖，这景致，这韵味，何必总
想着去看西湖？”宋大爷坐在湖边长椅上悠然说
道。是啊，这里，每一处风景都是诗，每一步行走
皆如画。这里是中原人民的自豪，更是对城市生
态建设的礼赞。老湖新景惹人醉，西流湖畔竞风
流。西流湖，诚邀天下人共享中原大地的风华。


